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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非昔比，但是登岛采访难以再次实现。

再去时，不知道又有多少学长渺茫。

所以走的时候，彼此就怀了一种今世不再

的心情。

去年，我给他寄出了在三联书店出版

的《西南联大行思录》，将他与在台的九

位西南联大学长谈话内容收录其中。希望

他们看到后能够感到宽慰。

那支歌曲《秋水伊人》，好像又飘浮

在海峡上空，让我怀念那边一往情深的老

学长们。

期盼与离散，成为了那一代赴台学人

的生命基调。然而他们的心并没有漂移，

它永远坚定地向着母土，向着故乡。他们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的游子。

　2014 年 7月 11 日　

　

怀念李明，我的革命领路人

○周锦荪（1945 物理）

李明，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

系，曾任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2013年

12月15日在武汉逝世，享年97岁。

我同李明相处的时间不算长，从1942

年秋到1945年秋，不过三个年头，但这正

是西南联大学生运动从沉寂到复苏的三

年，是我的思想彻底转变的三年，是决定

我人生道路的三年。在其中，李明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

我是1940年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而考

入西南联大的。而这一年，抗日战争已经

进入相持阶段，抗战初期投入救亡运动的

天津南开中学（我们称之为老南开）的同

学开始来联大复学，其中有因被捕而脱党

的老党员张信达和曾到延安学习回来的涂

光炽、许寿谔。我出于年轻而好奇，主动

去接近他们，同他们一道参加读书会和以

后的秘密读书小组，开始接触党的理论和

党史学习，讨论抗战形势。两年后，我决

心从工学院转学到物理系，来到位于昆明

大西门外的联大新校舍，住进老南开比较集

中的26栋宿舍。而李明也刚好由河南抗日前

线回到联大复学，我们就住到了一起。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身材比较

高大的美男子，两眼炯炯有神，谈笑风

生。我们又刚好同修历史系教授孙毓棠的

“中国通史”，每周两次四节课，都在上

午。听完课回宿舍后，昆明秋冬的阳光正

好，我们便在宿舍门口坐着谈天，除了议

论孙先生的讲课外，就是听他讲在河南前

线的见闻，令我深感兴趣。这就是我们友
1943 年秋摄于昆明西山。左起：李明、

李廉、李晓、李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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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的开始。

老南开的同学集体郊游常常带上我，

我们一起爬西山，下龙门，游滇池到大观

楼，在船上还轮流喝一口廉价的水酒。带

着酒意，大家唱起了歌，唱《延水谣》或

者《二月里来》，这就是当年大学生的风

流。而有一次，在1943年的暑假，李明和

生物系的殷汝棠要到安宁县的山区去探望

一位从延安归来的音乐家李雪汀，居然也

把我带上，搭便车到安宁县境，再走小路

到山区，在李家住了两晚，受到雪汀和他

母亲的热情接待。我第一次吃到云南的野

生菌和麂子肉。因为下雨，山区阴冷，我

们还烤着木炭火盆吃芋头，打麻将。现在

想来，这是他们三位的战友重逢，党员接

头，而我只是知道好玩好吃而已。

从1943年秋季起，李明就明显地开始

忙碌起来，对我们小组学习抓得比较紧。

读《联共党史》和《整风文献》，还有

《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大大提高

了我的认识。小组的成员常有变换，扩大

了我的交往范围，认识了不少新同志，但

从来没有同李明在一个小组。只有每学期

一次的生活会以中型规模召开，我们才一

起参加。这种会当时以互相鼓励为主，但

是李明曾给我一个十六字的“赠言”，一

共四句。前两句记不得了，后两句却终生

难忘。它们是“咬牙向下，由下而上”。

我知道这是教育我要抛弃知识分子“象牙

之塔”式的幻想，要面向群众，面向劳

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要“咬牙”，起过

很好的作用。他还曾要我参加一个女同学

的小组会，听她们相互自我介绍，但我只

是认真听了，没有发言，起不到应有的指

导作用。

这一时期的我，仿佛是同时读着两个

学校。一个是联大的正规学习，我成绩一

直很好，家里也对我很放心，按时给我

寄生活费。一个是我们的小组学习，是我

的政治生活，虽然常常是囫囵吞枣，一知半

解，但我从不放弃。我一直选择理科学习，

是觉得科技人员的生活比较有保障，我对自

然科学的逻辑性、数学性又深感兴趣。我觉

得自己只会读书，不是革命的“料”，只想

在从事业务工作的同时关心革命，关心党的

事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当一名“同路

人”。但是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两个

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越来越深入，我终

于走上了现在的路。

1944年的“五四”，是联大校园中兴

起爱国民主热潮的新起点。学生社团和壁

报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到下学期开始，

李明告诉我，打算办一个理论性较强的政

治、时事壁报，定名《学习》，由他亲自

主编，约一个较强的写作班子，但要我同

历史系的张光琛出面去训导处登记，并要

我协助他做誊写、排版的工作，我当然欣

然接受。第一期稿件集中后，他教我抄

写，说壁报的编排要给人整洁明净的感

觉，全用白纸和固定统一的格子来抄，抄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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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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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每个字都要力求近似圆形，向一个中

心点集中，每张纸都按固定的大小折边后

再贴上壁报板，这样远远望去也感到整齐

美观。他亲自用毛笔题写刊名，“学习”

两个字写得有力而又飘逸。我的字本来写

得不好，根据他的要求努力去做，只能说

是差强人意。这个壁报，一开始有高人写

稿，颇有气势，受人重视。但是三期以

后，李明太忙，无暇顾及，我同光琛又拉

不来多少稿子，有时靠翻译一点从美军朋

友传来的美国剪报凑数。《学习》未能起到

它应有的作用，我们是力不从心，而这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李明当时忙碌的程度吧。

到了寒假前夕，李明又通知我，准备

利用假期到滇南的滇军去劳军。这使我很

为难，我本想利用在学校最后一个假期读

一点原子物理方面的参考书，但李明很坚

持，他说这次活动要起培训干部的作用，

要我务必参加。果然，集体生活的劳军活

动对我的锻炼很大。而李明自己更是成为

全团的第一大忙人，为了要给部队讲大

课，又要参加劳军演出，他真是“喊破了

嗓子”，仍然坚持把课讲完，令大家都为

之心疼不已，给我们树立了“干革命不辞

劳苦”的形象。

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值得我终生

回忆的。从劳军队回来的十几个同学几乎

全部都成为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而这

时，一个全新的学生组织在校园里出现：

由从新四军回来的洪季凯等人，经党的地

下省工委同意，成立了秘密的、由党直接

领导的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

“民青"。这个组织很快在进步同学中发

展，我们劳军队员也几乎人人都被波及。

直到5月，李明等党员才决定另行成立联

大的民青第二支部，发展我们参加。这成

为我参加革命的起点。而几乎与此同时，

李明又告诉我一个更好的消息：重庆《新

华日报》在重庆下游的三斗坪设立了一个

秘密联络站，可以转送有志青年前往湖北

宣化店的中原解放区。他说，考虑先送两

个人去，一个是罗长有，他是四川人，又

有社会经验，办事干练；另一个就是我，

学理工的，对新解放区更有用。叫我先作

心理准备。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一颗心理重磅炸

弹，我将要直接参加革命了！为了革命，

我将舍弃学业，舍弃家庭，舍弃一切！所

有的私心杂念统统消失，我决心迎接任

何艰难困苦的考验，到解放区去开始新的

生活，做全新的人，做一个响当当的革命

者！

当然这只是昙花一现的喜悦和冲动，

很快新的消息传来，三斗坪这个联络点已

经被敌人发现并遭到破坏，去中原解放区

的秘密通道断了。但是，经过这十几天心

灵的冲撞我的心总也平静不下来。我努力

安心参加了毕业考试，总算除体育外全部

合格，算是对五年大学生活做了小结。便

同张彦一起到昆明美国新闻处参加湘西前

线的战地调查，直到日本投降，于9月初

回到昆明。仍是由李明安排我参加一个民

青小组去墨江中学教书，在那里入党，并

一直留在云南工作。

此后我再没有机会同李明共处，我们

只有这三年的缘分。但是这是我一生中十

分关键的三年，三年中是李明把我引上了

从革命到入党的路。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停

留在我心中深处。

安息吧，明兄！安息吧，李明同志！


